
2021年1月20日 星期三6 特别报道

星火红楼迎曙光
本报记者 敖 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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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当我们身处建党百年的重要历史时刻，重

新站在北大红楼这座红色建筑面前，眼前仿佛看到

当年风华正茂的先进知识分子高举着马克思主义的

火炬，感受他们最先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为积贫积

弱的中国寻找出路的激情，心中不禁一次次默念着

李大钊在《青春》中的誓言：“本其理性，加以努力，进

前而勿顾后，背黑暗而向光明，为世界进文明，为人

类造幸福。”这种“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情怀和勇气，

激励着我们“还有后来人”的坚定信心。

走入历经百年沧桑的北大红楼，那一幕幕鲜活

而厚重的历史片段仿佛就在眼前——陈独秀、李大

钊在这里接受并传播马克思主义和民主科学进步思

想的种子；青年毛泽东在这里受到新文化运动的影

响；参加五四运动的青年学生从这里出发走向天安

门……那么多心怀天下的知识分子坚守信仰、笃定笃

行，从而让北大红楼这处红色的地标成为今天被我们

视为中国思想启蒙、民族觉醒和社会革命的里程碑。

那个充满激情与呐喊、革命与牺牲的年代已离

我们远去。当我们在北大红楼里一遍遍重温那段动

人心魄的岁月，心中对那些人那些事充满敬意，也在

叩问：今天的我们应当如何继承这份巨大的精神财

富？陈独秀、李大钊为什么能够首先擎起马克思主

义的旗帜？是为中华谋未来的爱国主义精神，让他

们走上了这条坎坷而光明的道路；是为亿万人民大

众求幸福的崇高人生理想，使他们从此矢志不渝奋

斗不已。

思想塑造时代，理论引航前程。100年前，李大

钊曾坚定地说，由资本主义社会转化到社会主义社

会，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不是以人的意识和感情

所左右的。100 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把马克

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用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成果指导革命、建设、改革，取得了举世

瞩目的伟大成就。最先迎来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北大

红楼也经过岁月积淀，被永远铭刻在光辉历史的

纪念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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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 复原陈列的北大图书馆主任室。

图② 观众在新文化运动纪念馆拍照留念。

图③ 复原陈列的北大学生大教室。

在党的辉煌历史中，位于北京五四

大街的新文化运动纪念馆有着特别意

义。这座昔日的北京大学教舍，最早开

始传播马克思主义，为中国共产党的孕

育发挥了重要作用。怀着虔诚求问的心

情，记者走进了这座五层旧式建筑，追念

那段激情的岁月。

在马克思主义改变中国命运的前

夜，一批远望俄国十月革命烈火的中国

爱国先进知识分子，看到“那曙光的一

线，好比在沉寂深夜中得一个小小的明

星，照见新人生的道路”。他们相聚北

大，积极倡导、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涌

现了大量进步社团和进步刊物，教育了

更多有报国热情的青年学生，星星之火

从此燎原，北大校部、图书馆、文科所在

地的红楼注定成为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前

的思想启蒙之地。

北大播火

如今，这座已经成为“新文化运动纪

念馆”的建筑，在人们的心目中和言谈

里，还是更习惯使用熟悉的“北大红楼”

这个名字。为了迎接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北大红楼目前正在闭馆布展。

新文化运动纪念馆办公室主任马海亭告

诉记者：“这里是见证党史的重要场所，

我们将组织丰富的展览内容带给广大

观众。”

1917 年 1 月，蔡元培先生旅法归来

执掌北大，以“兼容并包，学术自由”为教

育方针。“北大的改革，自文科起”，他赞

同新文化运动主将陈独秀在《新青年》上

发表的观点，力排众议聘请其担任文科

学长，同时建议把《新青年》杂志编辑部

从上海迁到北京。

陈独秀主持的北大文科，不同学术

思想可以相互争鸣。在蔡元培的安排

下，李大钊到北大担任图书馆主任，刘半

农、陈垣、杨昌济、徐悲鸿等，以及在北大

工作多年的钱玄同、沈尹默等新派人物，

在北大形成了革新力量，奠定了新文化

运动蓬勃发展的师资基础。

2021 年初，时值隆冬，五四大街上，

包裹着厚实羽绒服的行人步履匆匆，但

是路过红楼，常有人频频回头凝望。

也是在冬季，1918年，俄国十月革命

的光芒照进红楼。

为什么马克思主义这种外国人的理

论能在北京这座城市站住脚跟并迅速影

响全国？有党史专家分析，至少有两个

原因：一是当时的北洋政府办公地北京

是中国政治最敏感的地方，二是北京汇

集了一群立志改变社会现状的革命者。

李大钊是第一个在中国大地上高举

马克思主义火炬的先进知识分子。他把

光明带进了封闭、落后、蒙昧的旧中国。

陈独秀担任北大文科学长后，李大钊也

成为《新青年》杂志的作者之一。1919年，

李大钊主编的《新青年》6 卷 5 号开辟了

“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在这一期和其

后的 6 卷 6 号上，连载了李大钊撰写的

《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充分肯定了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地位，称其为“世界改

造原动的学说”。他系统阐述了唯物史

观、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

理，强调阶级斗争学说“恰如一条金线，

把这三大原理从根本上联络起来”。这

是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

所作的重大贡献，他也被信仰马克思主

义的青年视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

精神领袖。

今天，翻开一页页泛黄的《新青年》，

书页沙沙间可见李大钊逐渐从一名民主

主义者演化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空前繁

荣的宣传新思想的刊物成为进步学者传

播信仰的武器。当时除了《新青年》杂志

外，还有 1918 年 12 月李大钊、陈独秀等

人在红楼二层文科学长室创刊的小型政

治时事评论报《每周评论》。在这张4开4

版的报纸上，陈独秀于五四运动前夕，发

表了《二十世纪俄罗斯的革命》一文。他

以极大的热情讴歌俄国十月革命，认为

18世纪法兰西的政治革命、20世纪俄罗

斯的社会革命，都是“人类社会变动和进

化的大关键”。

青春激荡

李大钊主持北大图书馆时，购入许

多马克思主义著作。当时北大师生都把

图书馆当作进步思想交流的重要场所。

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

主义是青年学生谈论的主要话题。李大

钊的图书馆主任室是当时信仰马克思主

义的先进青年的汇集之地，经常组织开

展对马克思主义理论问题的辩论。在李

大钊影响下，北大一批进步学生的思想有

了显著改变，他们开始大量阅读马克思

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书籍。1920年3月，北

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在秘密状态下

成立，实际上成为北方宣传马克思主义的

中心，其成员都是五四运动中的骨干和积

极分子。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的重要人

物就在这样的环境中迅速成长起来。

青年毛泽东就在这个时期两度来到

北大红楼，开始接受先进的知识和思想，

为中国“寻找出路”。1918年9月，毛泽东

的恩师杨昌济把他介绍给李大钊，后者

将其安排在图书馆做助理员工作。好学

的毛泽东常到红楼教室旁听，还成为以

研究新闻学理、增长新闻经验、以谋新闻

事业之发展为宗旨的新闻学研究会早期

积极会员之一。同时，毛泽东参加哲学

研究会，阅读和研究了大量的西方资产

阶级著作。中西方观念之间有时候互相

支撑，有时候互相驳难，让毛泽东既迷惑

又为之深深吸引。后来，我们在《西行漫

记》一书中可以读到，毛泽东正是在李大

钊手下的国立北京大学当图书馆助理员

的时候，就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方向

发展。

各类社团开拓了学生的眼界，锻炼

了学生的能力，在新思潮影响下，他们逐

渐成为新文化运动的生力军。他们不仅

在校园中成长，还走出校园影响着社

会。1919年 3月成立的北大平民教育讲

演团是由北大学生发起的一个重要社

团，邓中夏是该团体的主要发起人之

一。他们以“增进平民智识、唤起平民之

自觉心”为宗旨，采用露天演说的方式，

宣讲民主自治，普及科学知识，提倡文化

学习。日后的中国共产党在北京长辛店

开展工人运动，就是因为邓中夏等人通

过开办劳动补习学校打下了基础，先进

青年学生也由此获得了联系工农群众的

初步经验。

相约建党

2009 年以来，北大红楼已经成为北

京著名的红色地标之一，每年接待数以

万计的观众前来寻根访源。为满足观众

需求，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着重突出

革命旧址类博物馆的展示特色，从打造

人文环境、增强生活气息、营造真实历史

氛围等方面，使旧址原貌和陈列展览相

协调。

1920 年 2 月，为躲避北洋政府的拘

捕，陈独秀由李大钊护送去天津，二人在

途中相约于上海、北京分别建立新的马

克思主义政党组织。南陈北李，成为中

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

同年3月，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来

华。根据中共早期著名的工人运动领袖

罗章龙回忆，维经斯基当时在北大红楼

向李大钊等人介绍了十月革命和苏维埃

各项政策、法令，使中国学生看到了新型

社会主义社会的轮廓，对世界革命都有

信心了。不久之后，维经斯基启程前往

上海会见陈独秀。临行前，李大钊等马

克思学说研究会部分成员再次在图书馆

主任室召开会议，维经斯基以第三国际

代表身份参加会议。就是在这次会议

上，李大钊说：“我们这些人只是几颗革

命种子，以后要好好耕作，把种子栽培起

来，将来一定会有收获的。”

几个月后，待红楼布展完成重新开

放之日，我们还能再一次通过与当年相

同的陈设穿越回1920年的秋天。那年10

月，在那间图书馆主任室中，北京共产党

早期组织正式成立，当时取名“共产党小

组”。同年底，在这间办公室里，又成立

了“共产党北京支部”，李大钊任书记。

随后，这个团体又发展了一些成员，到

1921年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召开时，北京的早期党组织已经有李大

钊、邓中夏、罗章龙、高君宇等十几名成

员，他们大多是北京大学的进步学生。

1921 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马克思

学说研究会决定从秘密走向公开，在社

会上取得合法地位。为此，罗章龙说服

蔡元培在1922年2月的《北京大学日刊》

上刊登启事，公开声明，马克思学说研究

会“以研究关于马克思派的著作为目

的”，对马克思派学说有兴趣和愿意研究

马氏学说的人，都可以成为会员。在罗

章龙的组织领导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

开始注意在工人中发展会员。在1922年

统计的100多名会员中，就有25名工人。

百年沧桑。当我们凝望北大红楼这

座红砖红瓦的建筑，胸中激荡着“为有牺

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热流。她

宛如一座历史丰碑，永远高举着“进步”

“民主”的旗帜，以马克思主义照亮无数

后辈为国家富强、民族振兴而奋斗。

位于北京五四大街上的新文化运动纪念馆外景。


